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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

我生活在牧民的圈子里，和知识青年难得相遇。
知青病了我会去送药。我们有时会在大队和公社的会
议上碰面，或者在公社合围打狼的活动中同行。偶尔
会有知青马倌路过我们的蒙古包进来喝茶。冬草场上
人员住得尤其分散，一个月见不到知青也不奇怪。

196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天已擦黑，一个男知青
到红山脚下找我，让我颇感意外。他让我到知青蒙古
包去，大家有事商量。看到他严肃阴郁的脸，我感到
事态严重，原来知青和盲流发生了冲突。

牧区的汉人除了知青还有一些早先从农区迁移
来的。山东人逃荒会闯关东，而内蒙贫困农区的汉人
会到相对富裕的牧区谋生。由于不是政府批准的，他
们被称为盲流，即盲目流动人口。他们帮牧民打圈造
房，赶大车，渐渐被当地牧民接受，得到牧区户口。
于是他们衣锦还乡，娶了老婆带过来，把家眷安置在
阿尤拉海，或者锡林浩特，自己在大队挣钱养家。把
家眷带到大队住蒙古包从事放牧的只有小余子一个。

盲流中有敢闯敢干的多面手，有勤勤恳恳的老实
人，也有痞里痞气的社会油子。他们和我们北京知识
青年既有语言上的共通，生活习惯上的相似，又有文
化上的差异，但一般都是友好相处。

我只和两个盲流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一个是大
车倌徐向普。他戴眼镜，看着斯文，回乡说自己是
教师，骗娶了一个有文化的老婆，把家安置在锡林浩
特。他在大队赶大车，常到知青蒙古包做客。

1969年冬天我骑马到台里盟的知青蒙古包，换乘
他的大车去公社开会，说好当天坐他的大车返回。下
午开会出来，他在我眼皮底下赶车上路，故意不理我
的喊话，一路小跑径直走了。

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我可以借住在公社熟
人家，但是第二天还要放牛。看着他坐在大车上得意
的笑脸，我气不打一处来。我不想让他以为把我治住
了，决定走回大队。从公社到台里盟有四五十里，我
穿着厚皮袍和毡疙瘩靴，虽然走路不方便，但是在冬
夜里即便睡在雪地上也足以御寒。

草原被积雪覆盖，只有大车道可辨。我顺着车辙
向西走，到三大队地界的山口时已是黄昏。两边山坡
上巨石垒垒，荒草在风中梭梭作响，让人感到阴森恐
怖。加快脚步走出山口，进入巴彦塔拉牧场时天开始
黑了。大车道上的冰雪高低不平，我走得踉踉跄跄。
风不算大，草原的夜无比寂静。我静下心来边走边欣
赏草原的荒蛮和灿烂的星空。

我看到遥远的正前方从天上落下了一个白色物
体，形状、大小、落速都极像降落伞。我没有听到明
显的飞机声，说不清那是什么。我们接近国境线，边
疆又在高度警戒的备战之中，不能不让人生疑。我正
在心里盘算着如果遇到陌生人应该怎么应对，前面沿

着车道飘过来一个高大朦胧的黑影让我感到紧张。靠
近时知道是东北蒙人双宝老汉骑着骆驼出门，才放下
心来。

大车道和左边的山梁保持平行，山梁的终端是
敖包山，山北坡下面向来是个雪窝子，积雪可达数米
深。我第一年冬天出门走错了路，从梁上走到敖包山
顶。不想绕远，就牵着马绕着乱石和灌木丛从陡峭山
崖上走下来，落到了积雪墙上。好在雪面已经冻硬，
没有把我连人带马陷下去。

走到敖包山下时，左边山上吹落的雪把大车道完
全覆盖。我需要沿着车道找到知青蒙古包，只好向右
边绕了一个大半圆，切回来重新找到车辙的印记。

台里盟在敖包山西边，翻过一个漫坡进入一个小
洼地就到了。当我听到身后山上的狼嚎时，蒙古包外
的狗也叫了。我走进知青包，看见徐向普还在那里和
知青闲聊，看到我的到来他一脸尴尬。我说：“你以
为我没办法了？我，回来了。”当夜骑马回到了冬营
盘。

林可后来告诉我，她们浩特的狗当夜狂叫着跑
了出去，一夜传来远处的狗叫狼嚎。第二天早上受伤
的狗回来了，它经过了和野狼的生死搏斗。我是幸运
的，步行在荒原没有和狼正面相遇。

另一次的冲突是和汉人朱云。他赶过车，也做
过基建，偶尔会到知青包喝茶串门。不知道他是否因
为油滑痞子惯了，造访女知青蒙古包时口出秽言。两
个知青不好意思，又不敢说什么，把事情告诉了我。
我认为如果姑息别人的调戏，以后我们的安全会出问
题， 就提着马棒子找朱云吵了一架。虽然他耍赖不承
认，但是后来没敢再造次。

我在文革中没有整过谁，或者和谁吵过架，一
想到面临激烈的对抗我就马上血涌上头，心跳不已。
在内蒙，我们不得已要为保护自身的安全而谨慎和抗
争。

在牧区除了“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干扰，各
族百姓一直和平相处，互通有无。外来的汉人和知青
的关系也保持平衡。1969年严冬知青和盲流发生的冲
突真让我始料不及。

我连夜回到了知青蒙古包，那里不但有本队的知
青，还有吴奇帆从外地调来的四五个援兵。从锡林浩
特到阿尤拉海的长途汽车一周只有一两趟，天气恶劣
时还会停运。几个援兵居然风尘仆仆从锡林浩特步行
百余里走到我们大队。由于没有牧区御寒的常识，皮
帽子灌进风，一个男生的耳垂被生生冻掉了。大家都
脸色阴沉，蒙古包里弥漫着紧张的空气。

事情的发生源于一帮男知青要教训盲流，找了小
余子开刀。小余子被逼进了一个牛圈，人牛混战，受
惊吓不浅。有个知青还在小余子屁股上扎了一刀，大
概认为那个部位不会致命，但足以威慑。

看到血流不止的小余子，知青害怕了，把他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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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浩特住院治疗。屁股上的伤似无大碍，但是受惊
过度的小余子几日后死于心脏病。他二十多岁，留下
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

事情过去好几天了，我没有在牧民里听到一点
风声，大概因为冬季住得分散，大雪阻断了信息的传
播。事情的发生让我感到震惊，我对参与者深深地感
到失望，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莽撞的举动，也
不明白怎么选择了那个腼腆老实的小余子。大家焦虑
的是锡林浩特公安局抓捕了李济宏，他的命运令人堪
忧。在文化革命期间，只要一有严打的命令，就难免
要多判几个死刑。

几个男生在讨论如何营救李济宏，吴奇帆是会
场主角。在一堆熟悉的和生疏的面孔前女生都没有说
话。一边是同来牧区的知青队友，一边是留下孤儿寡
母的汉人青年。人命关天，如何选择？

李济宏和文志刚来自北京海淀区学校，出身于革
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家庭，但是他们身上没有某些高干
子女的狂傲。他们的同学吴奇帆是资本家出身，反而
自命不凡，经常出言不逊。天马行空的性格让他不甘
屈于人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意断情绝地和父
母划清了界限，没有被批准到牧区插队，就自己跑来
投奔同学，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住了下来，成为知青
中的一员。他思路敏捷，能说会道，在大队知青里有
几个崇拜者。我感到他控制欲太强，话不投机，就没
什么交往。

听说吴奇帆等人得知盲流们要在大队夺权，认
为要先下手为强，给予威慑和制止，所以攻击了小余
子。计划出自吴奇帆，行动时他又不去，人死了以后
公安抓捕了李济宏。我感觉“盲流要在大队夺权”之
说纯属空穴来风，因为盲流从来就没有成为大队生产
和生活的主流。文革造成的无政府主义，年轻气盛，
妄作非为，终于让知青酿成了大祸。

李济宏的母亲是北京一个院校的领导干部。她
到达锡林浩特，表态支持公安按法律办案。救兵们帮
不了忙，被劝回原地。我们本队的知青去锡林浩特监
狱探监，没有被允许见人。吴奇帆是实际行动的策划
者，加之出身不好和无牧区户口，一旦被追责，恐怕
刑法判决会十分严厉，他离开内蒙回京避祸。李济宏
把责任一人承担了，被判刑。从监狱出来后被转到巴
彦宝拉格公社监督劳动，直到后来有机会通过知青招
工离开内蒙。

不成熟和青春的躁动给巴彦塔拉的知青集体带来
了洗刷不掉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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